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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 南 山

明月夜

灯下漫笔

♣ 袁占才

彼有旨酒
人一生下来，就被酒罩上了。刚出娘腹，

接生婆用酒精浸过的剪子，嘎嚓一声剪断脐
带，随着哇哇的啼哭，人便触到了酒味。弄璋
弄瓦都是喜，接下来，满月酒、周岁酒、定亲酒、
出阁酒、饯行酒、洗尘酒……婚嫁举杯致喜，丧
葬以酒示哀，送往迎来，各类仪式，皆以酒达
意。眨眼闭目间，酒香弥漫，酒话连连，酒事不
断。这历史，靠的就是酒熏。看古人铸的酒
器：爵、觚、觯、斝、卣、觥、罍、瓿、盉……今人多
连字都认不得了。祖先们在酒文化上，功夫下
得大了，品品字形，个个精美而又奇特。想来
造字人爱酒深矣。否则，饮不到一定境界，断
然产生不出这么伟大的想象力。而爱酒人没
几个不爱酒器的，譬如爱弹琴想弄张好琴，爱
读书想拥有书城。爱屋及乌，功夫在诗外！

很多时候，酒是想避也避不开的。能不能
喝，善不善饮，人家既已发出邀请，都是要去的。
《诗经》曰：“彼有旨酒，又有嘉肴。”弦外之音，他有
美酒，又有好菜，请我喝酒，这么让人高兴的事
情，我得赶快去啊。此等情况下，公然拒邀的，就
我所知，有两个人。一是嗜酒的李白。李白天不
怕地不怕，常自个儿独饮，哪怕醉卧长安街头，哪
怕天子喊他上船。任性！牛气！再一个是怯酒
的贾平凹。平凹开门见山回答：“六月十六日粤

菜馆的饭局我就不去了。”遇了请酒，多少人拒邀
用的是婉辞，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平凹偏不，他找
了一大堆理由，洋洋洒洒，写了封辞宴书。也真
好，此后，多少人读了这辞宴书，该请的不请了，
该去的不去了。两个人两个极端。

酒香茶香，其香是饮出而非喝出。喝，把酒
作了贯肠之物，多用以解渴过瘾；饮，多在口齿
间停留品味。喝在闹中取乐，饮宜淡中赏趣。

“三碗不过冈”“一饮三百杯”，适于桃园结义，景
阳冈打虎，那境界为醉卧沙场君莫笑，西出阳关
无故人，风萧萧兮易水寒。肝胆相照，酣畅淋
漓。如今太平盛世，信息畅达，大可不必这么喝
了。相比之下，南方人比北方人斯文，北方人把
酒事总说成“喝酒”，喝出的多是豪壮悲情；南方
人则说饮酒、吃酒、呷酒或雅酒——我们去“雅
雅”来。雅饮讲的是雅致、雅韵，成就的是雅事，
低斟浅酌中，酒不醉人人自醉，于是出脱几多风
流才子、红尘佳人，衍出几多情殇。譬如李清
照，本以为三杯两盏淡酒根本醉不了，突然就感
觉屋外风起站不稳了，她的心中，对温暖的渴
望，是何等的迫切。再如陆游，红润之手，琥珀
美酒，佳人在侧，看窗外柳树摇曳满城春色，端
起一杯酒，让人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喝酒最是喝出境界的，当属曹操和刘备。

一盘青梅，一樽煮酒，虽然开怀，却是半酣。曹
操真把刘备当知己了，推心置腹地说“天下英
雄惟使君与曹耳”，惊得刘备手中的箸落到地
上。从这一点上看，倒是曹操不比刘备奸，怨
曹操喝酒找错了对象。然二人皆英雄，论的是
天下大事。我辈喝酒，却总是议论男盗女娼、
鸡鸣狗盗之事，这未免过于低俗。要真是边喝
边议美国大选、俄乌之战，抑或琴棋书画、锦绣
文章，当亦不失雅饮。最具韵味者，是我有一
友，给局长当秘书，早年间，天天陪局长吃饭喝
酒，喝的还是好酒。局长每每端酒，秘书总推
辞说不会饮；到家，却总是腋下夹两瓶二锅头，
找他的光屁股朋友痛饮，木凳石桌，萝卜丝白
菜丝，陈年往事清泉般随酒流淌。局长不干局
长了，局长还不知道秘书擅饮。司机为的是稻
粱谋，否则是不屑于为局长开车的。

好酒好喝，请客不易。如今这时代，不是任
谁摆了好酒，都会雀跃着而去。不是一路人，饮
酒最怕的是对象不合时宜。多少次，美酒盛满、
佳肴放凉，主人心急如火，客也未来。待客难是
也。喝酒图个心情，邀约要寻个好的时机好的
地点。在这一方面，白居易就比李白强多了，白
居易轻轻问询好友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
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场大雪

马上要落下来，我这里炉火通红，这个时候，正
合饮酒。巧了，我又酿有新酒，咱俩饮一杯？话
语真切，情暖如春。白居易饮酒最是讲究意境：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他在江畔
一边饮酒一边听着琵琶，一边听着故事，情到深
处，衣衫都被泪水打湿了，一不小心，饮出一篇
千古绝唱。白居易之饮，虽多为闲饮，却含着人
生无尽的况味。“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在
这浩瀚的人生舞台上，唯诗酒，如同璀璨的明
珠，熠熠生辉。《小窗幽记》中特别谈到，不同季
节要选择不同的地点饮酒：春饮宜庭，夏饮宜
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可惜今人
饮酒，不论季节，不管白昼黑夜，聚到酒店，开着
空调，杯浅杯满，你端我敬，套话不绝，论酒外之
事，醉翁之意不在酒。面上热络心内尴尬，对不
擅饮者徒增负担。

举杯消愁愁更愁。一人独饮，是很难饮出
酒文化来的。对影成三人的境界，我辈俗人又
难以企及。“彼有旨酒”，他有美酒醇又香，酒逢
知己千杯少，这才得饮中之趣。朋友相聚，人
借酒力酒助人兴，就如那《三国演义》开篇：一
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最是
喝出了境界。而要一人饮，那就把酒临风，宠
辱皆忘，其喜洋洋者矣，方为妙饮。

春风如画春风如画（（国画国画）） 贾发军贾发军

水磨村是嵩县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
村，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一个小村
落。入住的“水磨老家”民宿南一里许，入
口处有一条蜿蜒而上的小道，其内天然原
始，植被茂盛，山势险峻，蔚为壮观，成为
旅游爱好者尤其是野游一族的新宠。

小道很快就没有了路踪，只好沿山涧
踩着石块前行。高处的马尾松枝杈相连，
密不见天。粗壮的板栗树，果子像绣球一
样毛茸茸的一片。一棵连一棵的山茱萸，
树上果子密密匝匝。合抱粗的核桃树，尚
是绿色的果子星罗棋布。沧桑的柿子树，
地下落果随处可见，崖壁上的猕猴桃，已
是鸡蛋般大小。

堰边一棵山梨树，稠密的果子早已把
树枝压弯。一位大嫂骑在连翘树杈上忙
碌，下面的一个编织袋已经装满。秋天收
获的气息，在沟沟坎坎里，有的张扬展示
着，也有的隐匿起来悄无声息……

顺着溪流踩着杂草石块谨慎前行，间
或有大石头挡路。于是就地取材，随手捡
拾一根较直的枯树枝，当成临时拐杖，既
可帮助走稳上山的路，又能发挥打草惊蛇
的作用，防止乱石里突然有蛇类出没。

细看脚下的植被，橘黄嫣红的金针花
如金鸡独立，簇拥的锦葵竞相出彩斗艳。
有一种叫不出名的植物，结了一串椭圆形
带竖纹颇像微缩的西瓜。山石上粗壮树
干下是一层厚厚的落叶，上面不时有一簇
簇蘑菇出现。山韭菜从崖缝中钻出，开着
白色韭菜花，叶厚秆壮。野百合虽然过了
花期，但枝硕叶壮，似是正在酝酿更加明
艳花瓣的来年。还有一种植物，当地叫

“大闺女腿”，查询得知是一种景天科景天
属植物，株干高挑，手指般粗细，光洁鲜
亮，叶片钝圆，看着是一种高雅的花草，放
餐桌上则又能调成一道清脆的美食。

继续缘溪而上，很快就走进了一片竹
林。翠竹密密麻麻一望无际，棵棵都如手
腕般粗细，拔地而起，节节向上直插云
天。在不少人眼里，竹子已不仅仅是一种
多用途的植物，它还成了一种精神文化的
象征，是人品清逸、气节高尚的君子形
象。梅、竹、松并称“岁寒三友”，梅、兰、

竹、菊合称“四君子”，梅、竹、松、月、水构
成“五清图”。唐代的王维，就曾“独坐幽
篁里，弹琴复长啸”，表达自己清幽宁静、
高雅绝俗的精神境界。宋代的苏轼，“宁
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自己宁可生活艰
难困苦，也不能失去高尚情操。清代的郑
板桥说，竹子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
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意在表白自己并明示人们要坚守
自己的信念，虚心、有节、秉正，即使在困
难的环境中，也要像竹子一样把根深深扎
在岩石的缝隙里，只要有一点土壤，就要
繁盛、挺拔、刚直，就要内敛低调、无畏挑
战、勇毅前行。

走着看着，实际上能认出来的植物不
足十分之一，只惋惜上大学时学《植物分
类学》的知识都又“还”给了老师。猛然间
闻声而望，一帘瀑布出现眼前。但见溪水
从悬崖上方的绿色缝隙里奔涌而出，飞珠
溅玉般落入下方深潭。潭中一群一群的
小鱼，皆若空游无所依，让人不由想起明
代袁中道《西山十记》中“带以清溪，流水
澄澈，洞见沙石。蕴藻萦蔓，鬣走带牵，小
鱼尾游，翕忽跳达”的画面。

突然一只黑色的凤蝶飞来，停顿在瀑
布一侧的石壁上，扇动着硕大的翅膀，尤其
是两个后翅下方长长的尾突，更显出凤蝶
的奇异与美丽。说时迟那时快，又有几个
青绿泛着金属荧光的昆虫世界大美人豆娘
飞了过来，在一块凸起于水面的石头上短
暂停留，又起飞追逐嬉闹去了。

水潭上瀑布旁的石壁上方，还有一个
硕大的蜂巢，能看到马蜂们忙碌的身影。
为了防止马蜂对外来者的袭击，惹不起但
躲得起，走为上策。

返回的路上，又看到那位采摘连翘的
村民大嫂。问其收获如何，她说早上趁凉
快进山，到中午天热时下山，每天采摘的
连翘可卖200多元。去年她与孩子他爸每
天采山茱萸，两个多月卖了 10多万元呢。
山里处处都是中草药，只要人勤肯吃苦，
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就在眼前。

原生态的水磨老家，正是绿水青山的
意境，也是美丽乡村的未来。

人与自然

♣ 王守振

走进水磨的原生部落

荐书架

♣ 胡珍珍

《南宋行暮》：从历史视野审视南宋

公元 1189年，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宋孝宗禅
让皇位，其子赵惇登基称帝，是为宋光宗。宋光
宗、宋宁宗父子统治南宋近 36年，短短三纪，南宋
却走上了从“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下坡路。
一个君临王朝五年而患有精神疾病的父亲，一个
智力庸弱却被迫上位的儿子。暗弱的君上治下，
权臣便相继趁势登场……

著名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的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是一部以光宗、宁
宗为传主的时代史，该书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
审视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

宋光宗和宋宁宗的统治时期，是南宋历史的
转折点。宋光宗登基次年，惊闻后宫残酷血腥的
杀戮事件，又在之后不久的典礼上遭遇狂风骤雨
和火灾，接连的震惧激发了赵家的家族遗传病精
神病，以至无力掌控政治，局面开始混乱，即便想

有所作为，也难有起色。宋宁宗虽然个人品质不
错，但作为君主却智能平庸，晚年醉心修道炼丹，
无法有效处理国家大事。权臣韩侂胄、史弥远几
乎架空皇权，极力维持“傀儡”下的专政，朝政腐败
愈加严重。长达 30年的下坡路，让南宋失去了翻
身的最后机会。

南宋历史的逆转定形于光宁时代：政治上，皇
权的衰弱和权相的专政开始于这一时期。经济
上，嘉定初年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
济的全面失衡。军事上，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
之役的困顿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
的败局。思想上，理学的官学化反映了统治阶级
在社会危机面前对新的统治思想的迫切需求。疯
癫的父亲和庸碌的儿子一旦登上皇帝宝座，会带
来怎样的灾难？这本历史下坡路上的帝王传记不
可不读。

民间纪事

♣ 杨书欣

半斤油馍

铺天盖地的黄色汹涌着向我扑来，金灿灿
亮闪闪，一望无际。开车拐上一条新修的水泥
路，按照高德地图指点的方向，在高低起伏的
坡坡岭岭上行驶。

金秋十月，豫西鲁山西北部的山坡上，到处
恣肆着盛开的野菊花，氤氲着扑鼻的花香气
息。我来看望一位多年没见的老同学，同时到
山坡上采摘野果、野菊花，感受自然、放飞心情。

翻过一座山坡，又是一道山岭。路面极
窄，起伏弯曲，我小心翼翼开着车，可以想象没
修水泥路时，同学背着馒头到县城求学在泥土
小路上行走的艰难。

同学在村口接住了我。他指着不远处掩
映在一片竹林里的二层楼房说，去年盖的，连
装修花了 40多万元，往年不敢邀请你，寒碜。
同学憨厚地笑着。

虽已深秋，青白相间的罗马柱院墙上，丝
瓜花依然把黄喇叭吹得满墙都是。佛手瓜像
一个个胖嘟嘟的娃娃，隐藏在汪洋的绿色中。
一阵微风吹过，楼房周围苍翠挺拔的竹林摇头
晃脑簌簌作响，楼房后面的山腰处杨树成林，
秋风走过树梢，金黄的叶子似一只只蝴蝶漫天
飞舞。好一幅迷人的秋景。

还没走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炸油馍的香
气。在豫西鲁山，人们习惯称油条为油馍。每
年农历十月初，按鲁山的习俗，要拣一个风和
日丽的中午，携带各种祭物，到逝去的亲人坟
头祭拜，油馍是其中必携带的祭物之一。

同学解释说，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多年
了。今天炸油馍，不仅为了招待我们，还要留
一些，明天到父亲的坟头看看。

一串记忆瞬间从我的脑海中飘出。30多
年前，我们在县城的中学上学，为了补充营养，
每天早晨学校会炸一些油馍卖给同学们。求
学三年，这位老同学却没有买过一次油馍。

老同学给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11岁那年冬天，他陪父亲去十几里外的集

市上卖柴，换取米面油盐。父亲答应他，等卖
了柴回来时给他称半斤油馍。他已经大半年
没有吃过油馍了，父亲答应他时，他嘴里的口
水都流了出来。

父亲起床时，天还没有亮，四下里黑咕隆
咚。外面，冷风揪着树梢使劲甩来甩去，树枝
敲打着树枝，不断发出咔嚓的折断声。这是个
周末，他蜷缩在暖和的被窝里，很久不愿露
头。最终他还是从被窝里爬了出来，他禁不住
半斤油馍的诱惑。

他和父亲各背了一捆干柴。父亲大捆他
小捆，父亲在前他在后。他们像两个移动的黑
黢黢的石块，弓着腰在漆黑的山间小路上艰难
行走。

翻过一座山坡，又是一道山岭。实在走不
动了，想想半斤油馍，歇一歇，他又把柴捆扛在
了肩头。终于，天亮的时候，他们看见了集市。

柴很快就卖完了。称食盐，购大米，灌菜
油，买针线，等把必需的东西准备齐全，父亲翻
了翻口袋，只剩下两毛钱了。那时的集市上，
只有一家油馍铺。半斤油馍三毛钱，半斤以下
不卖，店家舍不得那一张包裹油馍的油纸。

金黄的油馍在油锅里翻滚着。旁边的托
盘里，摆放整齐的油馍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隔着托盘，父亲嗫嚅着，称两毛钱的。
半斤三毛，三毛才称。店主的话，如一块

生硬的砖头，冷冷地砸向他和父亲。
也许，父亲解释一下口袋里的窘迫情况，

说不定散发着诱人香味的油馍就被油纸包裹
着递到了他的手中。但是，父亲没有解释，转
过头对他说，人家不卖，下次赶集吧。

剩下的两毛钱买了什么，他依稀记得，父
亲的背包里，又多了几盒火柴。也许，这才是
父亲没有向油馍铺店主解释的真正原因。父

亲把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花卷馍从背包里掏
出来递给他，他没接，扭头穿过集市向家的方
向跑去。

父亲的呼喊声渐渐赶上了他，他又累又饿，
实在跑不动了。父亲再次把玉米面花卷馍递给
他。他甩开父亲的手，语气比油馍铺店主的还
硬。太阳已经爬高，温暖的阳光洒在山坡上，如
一床柔软的棉被。路边一处向阳的峭壁上，一
丛野菊花竟然忘记了季节，欣欣然仰着一朵朵
金黄的花朵。真好看，父亲指给他看。他不顾
劳累爬上峭壁，把那丛野菊花一把给拽了下
来。崎岖不平的山路继续向远方延伸，山路上，
躺着一块从山崖上滚落下来的大石头，足有三
四十斤重。幸好咱早上摸黑赶路没有被绊栽
倒，父亲说着，用脚一蹬，石头滚到了路边的山
沟里。栽倒了倒霉，他跳进山沟，使出吃奶的力
气，又把那块大石头放在了山路中间。

他气性大着呢。再去卖柴，父亲喊他，他不
去，答应称一斤油馍也不去。中午，父亲从集市
回来，果然给他称了一斤油馍。他没吃，油馍放
在桌子上让人眼馋，他跳上桌子，把盛放油馍的
篮子悬挂在房梁上。那一斤油馍他没吃，父亲
也没吃，挂在房梁上，一直到冰冷生硬。

后来，他外出打工做生意，渐渐有了钱，可
以每天都有钱买到香喷喷的油馍。可是，父亲
却去世了。这些年，不管在哪儿打拼，但每年
农历十月，他都要赶回家，掂一兜油馍到父亲
的坟头上，陪父亲说说话唠唠嗑。

同学讲着，眼泪不由从眼角滚落。小院里，
油馍的香气四处飘荡。远处的山头上，天蓝云
白，菊花灿灿，那是同学的父亲安歇的地方。

金秋十月，风和日丽。几位年逾八旬的老朋
友相约前往古城汴京看一年一度的菊花展，这是
我20年来第五次到开封看菊展。

对开封这座古城我情有独钟。因为，年轻时
曾在原开封县（现祥符区）朱仙镇工作五年，后来
也经常到开封，目睹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特别是对仍然生活在这里的众多老朋友，有一种
弥久如新的亲情。

当我们乘车来到位于中山大道北端时，用五
颜六色菊花组成的两条中华龙跃入眼帘。两条巨
龙精神抖擞、腾云驾雾般，意味着伟大的祖国正在
腾飞于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将永远屹立于世界东
方生生不息！

下车后，我们沿着布满菊花的大道，向菊展的
中心龙亭大殿走去。

在这条大道上，两侧和道路中央，布满了五彩
缤纷、争奇斗妍的菊花。各类获奖的菊花都摆放
在突出的位置，将这条大道装扮得分外漂亮：五颜
六色的菊花，在阳光的照耀下交相辉映，璀璨夺
目。菊花在秋风中舒展，金黄的花蕊宛如点点繁
星熠熠生辉，彰显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大道两侧的潘杨二湖，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数
艘装饰华丽的龙舟，满载赏菊的游客在湖中穿行。

在巍峨庄严的龙亭周围的广场上，摆放着各
式各样的菊花，呈现出一片花的海洋：红色的菊花
似火焰般灿烂，白色的菊花如雪一样圣洁，黄色的
菊花像金子般闪耀，紫色的菊花若水晶般碧玉，组
合到一起，宛如一幅靓丽的水彩画。置身于花丛
中，如梦似幻，不由得令人心旷神怡。老同学周满
云、老同事樊喜凤和我的老伴，都仿佛忘记了年龄
和疲惫，一边目不暇接地赏花，一边不停地用手机
拍照。一场美好的菊展，使她们在精神和心态上
年轻了许多。

当我们走进精品屋，瞬间被惊呆了：高端的精
品获奖名菊琳琅满目，错落有致地摆放在观众眼
前。清淡优雅的花香扑面而来。游客的赞叹声，
专业相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这里的精品名菊，
鲜亮而挺拔。花瓣润如玉、轻如纱。一眼望去，就
像天边的朝霞般美轮美奂，十分耀眼。这里的每
株菊花，都令我们兴奋和陶醉。

菊花是我国数千年来的传统名花，有“花中隐
士”之称。和梅花、竹子、兰花并称为“ 四君子 ”，装
点了人间浪漫。一盆普通的菊花，可以让居室焕发
生机，一场高品质的菊展，可以使人们心情愉悦。

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黄巢的诗句：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 王全忠

汴京赏菊

金秋的一个傍晚，明月初升，我扛着锹，走
在乡下的河堤上。我是这里的驻村干部，不管
是农忙还是农闲，到地里走走成了习惯。

堤的一侧是条小河，夏末大雨，涨满河床。
另一侧是庄稼地，晚熟的农作物长势葱郁。刚
刚下过一场秋雨，堤上满是泥泞。有棵老柳树
佝偻着腰，粗壮的枝干伏岸生长，直垂至地表。
我顺着树干走下河堤，下面是个大水洼，这会儿
风平浪静，映照着一轮明月，天空分外皎洁。想
起夏末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的月夜，这片水洼
下面，似乎藏着一只怪兽，吐出一个个盆口大的
水泡，一道道浑浊的水柱喷射而出。河水打着
漩涡呼啸奔涌，河堤颤抖着仿佛向人们求救。
快要溃口时，我带领严阵以待的众乡亲，将一个
个沙包、一车车石块投入激流，苦战一夜，终于
保住了河堤，保住了良田和村庄。

我抚摸着老柳树，当时若不抱住它，我可能
就会被洪水冲走。顺着田埂往前走，路边的野草
已经长至齐腰，草丛中有荧光闪烁，那应该是勤
劳的萤火虫，在这寂寞的晚上，照亮我前行的路。

爬上一道连绵起伏的丘陵地，那是太行山的
余脉，抗战时期，八路军太行支队在这里打了不
少胜仗，这里是英烈鲜血染红的土地，丘陵上是
一片黄豆地，月光下金黄一片，我捋把豆荚轻轻
地摇晃，豆荚哗哗作响，这是丰收的声音。

秋风吹来，金黄的豆叶铺满大地，如地毯般
温暖。感冒初愈的我不禁打了个寒战，疲惫的我
坐在地上，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抓把豆叶，卷起一
个烟棒子点烟抽起，烟气氤氲弥漫，四周便雾气
腾腾起来。好像起雾了，恍若仙境。

不知什么时候，一条狗站在不远处警惕地望
着我们。它或许在质疑一个头戴破草帽的人，深
夜站在地里有什么不良企图？我向它打了一个

“胜利”的手势。我们驻村干部经常走村串户，为
防狗咬，统一了这个是“自己人”的暗号。果然，
那狗摇着尾巴朝我跑来，友好地在我身上蹭了
蹭，便一溜烟跑远了。

雾气越来越大，我的眼前突然出现无数个萤
火虫，它们在空中飞舞，在我身边盘旋。我感到
头晕目眩，想躺下睡个好觉。就在这时，雾中出
现一只庞然大物，径直来到我跟前，这这才看清
是一头高约两米的大牛。我问这是谁家的牛，牛
伸出舌头舔舔我的手算是回答。离此不远处，有
一个叫鼎元的种牛场，我常去那里，和养牛的老
田是好朋友，当然牛也认识我。牛俯下身，让我
骑上去，我骑在热气腾腾的牛背，不愧是种牛，四
蹄生风，直奔驻村大队部而去。

路的前方，无数个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在前方
飞翔引路，身后一条狗奔跑断后。我顿觉两耳风
声呼呼，腾云驾雾飘飘欲仙。到了队部，我躺在
床上，想起今夜相遇，忘不了低在尘埃的老柳树，
微小的萤火虫，忠厚的狗和牛，便安然入睡。

是夜，窗外明月高悬，竹影如画，岁月静好。


